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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豆腐恋爱豆腐
“恋爱豆腐”得去黔东的盘信镇吃。必

须用那儿的井水，那儿的豆子，也必须用
那儿的厨房师傅，才做得出传说中的“恋
爱豆腐”。

我可以提前从家里出发，然后在镇子
东边陌上等你，青烟幕处，水草养眼。小河
边上，四季都会有些妇人在清洗衣物，孩
童们玩得不知天日。碰面了，相视一笑。若
没赶巧碰上人车熙攘的赶集日，我可以带
你像鱼般并排游过寥阔的天空和窄长的
街道。盘信的风桀骜不驯，阳光满怀慈悲，
不必说太多废话，尽管在风中在阳光下多
笑笑。

面目素朴的餐馆位于盘信南郊的公

路旁，掀帘出入的大多是些湘黔两地的旅
客。店内装修简便且无主题，你在随我走
进时可能会有些小失望，但一会的好饭好
菜将做出宽心安胃的弥补。好，现在我们
已安稳坐下，将菜点好，磕着炒豌豆或玉
米花，在苦荞茶香中等待那道诡秘的以爱
为名的菜肴。

最有意思的菜最后压轴出场。
店主人家会故意先端出菜谱里的苗
鱼、卤鸭子，以及地木耳、三角肉、凉
拌折耳根什么的。在我们享用此地
方美食时，厨房师傅正把一清二白
的盘信豆腐均匀切块，轻缓置于油
锅中煎成两面黄，火候全凭经验，可

意会而不可言传。安然过关的豆腐在形状
上有所稳固，外表薄脆灿黄，内里却依然
爽滑嫩白。之后是用特制的糍粑辣椒以文
火煨煮，其中花椒、胡椒、白糖、姜葱蒜等
不可或缺。近朱者赤，豆腐与糍粑辣椒最
终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切过
程，像一场美好的阴谋。

当一个圆形纯白瓷碟如
履薄冰而来，我们与“恋爱豆
腐”终于相遇。你会看到，油
辣椒溢出热烈的玫瑰红，像
最初的恋爱，一股吸心引魂
的味气，黄灿灿的豆腐块隐
在这红里，眉眼却处处朴实、

可爱，朦胧而神秘。闻是不敢凑近乱闻的，
怕一不小心先把眼睛辣出了泪水。

吆喝。起筷。上一刻还在心里咬文嚼
字，下一刻不自觉就入喉了，唇舌遗一道
余香，有些儿麻，有些儿辣。当然还会有别
的味道，譬如——沾着辣的香，粘着苦的
甜，由你我彼时彼刻的心情生发。

我此时无需多写，你届时也无需多
想，就全心全意收受这道以爱为名的菜肴
吧，也收受从舌尖喉头带给生命的酸甜苦
辣。当你返程，“恋爱”及“豆腐”的味道在
心里头细碎成缕，记得把回忆打磨成针，
穿上线，打个结，把小镇连带缝进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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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这座桥的夜晚，竟比白天更
热闹。

地图上的舞阳河，给岐山坡划道飘逸圆弧，波
浪滑向茅坪七鳌寨地域。波浪推开扇扇水窗，窗外
含着蓬勃向上的盛夏风景图。蔷薇花在这里盛开
后，这里的人间烟火便次第盛开，或许在夏夜在哪
个天选路段，能与美人美景美食来个邂逅。

黄昏，好声音接踵摩肩。吹笛者唇齿与指尖仿
佛粘着夜露，竹管里淌出的是晨雾中苏醒的鸟鸣，
是溪流拐过青石滩的泠泠声。吆喝声如风，卖李子
的叫卖声惹得香樟树枝起舞，掰开空心李，夏天金
黄的味道掰开后，比蜂糖还甜上两分。吉他手独坐
一个人的世界里，开始自弹自唱。各色小摊上水果
安静，自弹自唱着它们的独美。香脆的音符，牙齿
和肠胃应该听得见。卖荷花的小女孩童声袅袅，像
刚掐下的荷茎，水嫩嫩，脆生生。不高不低，恰越过
初绽的菡萏尖儿，惹得荷叶上的水珠轻轻一颤，荡
开细碎的涟漪。她轻哼着“你拍一、我拍一”的童
谣，吃零食边卖花，流星居然也被她拍落划过头顶。

这些声音，将市集的喧嚣轻轻托起，悬在半空。
月亮椅上，啜着咖啡，37°的涛声是揉碎的月

光，铺在河面上粼粼作响；晚风穿过柳隙，捎来河岸
青草与湿润泥土的低语，染绿了耳边的空气。

对蝉来说，舞台是柳树必不可少的。蝉们提着
嘶哑的铜号，为奔涌而来的夏天擂鼓开道。前面是
主歌，路经过门，蝉唱渐渐导入佳境。蝉那金嗓子
不断地加入进来，它们齐心协力地冲向副歌部分。
黄昏时候，高潮在河边柳树林和发麻发烧的耳朵里
倾情上演，周而复始。

年轻妹子卖泰味椿鸡脚，青年男人卖海南岛椰
子，老者卖本地煮红皮花生。老辈子独爱的腌汤也
有卖。有人这样解释，腌汤是玉屏农村风味特产，
用黄土地上栽的老青菜叶作原料加工酿制而成。
腌汤既能驱热解渴，又可治疗肠胃不适、胃口不开、
消化不良等小疾，因而是侗乡群众日常生活中普遍
喜爱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凉菜加饮品，被誉为“侗乡
可乐”。

栀子花摇香白昼，芙蓉花擦亮夜色。孃孃也爱
花，天蓝底子棉绸衣裳，摇摇摆摆。素雅新荷花，肩
膀上，胸前背后，摇摇地一路开过去。她像披着半
块荷花塘在摇摇缓行，那种满身自带的光彩，难以
用语言说出来。

青蛙和蝴蝶、鸭子、鹿、马，会充气，会放大，会
变几种色。女孩子长了双蝴蝶翅膀，像童话仙女一
样。青蛙王子直立行走，还能跳舞。这些没有生命
的塑料玩具，在孩子们手中仿佛活了过来，或轻盈
或笨拙。儿童牵着只小兔子奔跑，像刚从月宫飞
下来玩耍的那只白兔。这另一种风景，居然引起
了围观。

氢气球系在汉白玉栏杆上，升天了。石质的栏
杆也鲜活起来，望着半空气球的脸，伸展手臂，像要
拥抱着什么。摊位空地周围搭根银色灯带，坐在里
头，如坐在银河里，整个人闪闪发光。

风儿奔走相告，托着肩上的火烧云，十分好
看。初看高天流云，眼里便蓄了两汪风景。再瞧，
火烧云走进心里，取走湿火，留下凉云。银杏树扬
起了几万把小扇子轻轻挥舞，再烦躁的心，风的手
指安抚下，也能清爽安定。

橙子怀孕的腹部，掰出它金黄色微甜的月牙，
那么好看那么亮地挨着入眠入梦。半边红，这本地
梨子拳头大小的舞阳果，一口下去，旧时老味道，满
口流淌。再一口下去，河流伸开手掌牵着归人回到
故乡。人与老家老屋的心距，只隔着棵梨树。

入夜，华灯初上。每一盏路灯，内心滚烫。漫
不经心留下满地色彩，不知不觉地温暖着一段段
行程。

起雾了，仙气飘飘盈人脸。芦苇有暗绿影子，
有翠鸟飞过瞳孔。灯下，气球像被星子串了起来，
情绪被悬挂得很野，晃晃悠悠的色彩，像彩虹留下
了一段。

主播，烟火里最动人风景。擎着话筒，想唱就
唱。高音有钢板质感，适合唱民歌，粗粝狂野。低
音炮绵而有力，软软情歌耐听。男主播，月白背心
破牛仔裤，唱《搀扶》负重后那种轻，《有风无风皆自

由》那份飘逸。女主播，白高跟鞋紫旗袍，《你莫走》
《女儿情》，音调旋律清凉清脆缠绵，漫不经心。迥
异风格穿着，不同类别歌曲，看似不搭调却又很和
谐地同台演绎。《高天流云》《花妖》《苹果香》，《画离
弦》《我是奶龙》《青花》不一而足。围观者脸上映着
手机荧光，也映着隔离的悲欢。没有所谓铁粉黑粉
的喧嚣，只有此刻被旋律拧开的阀门。有人跟着节
奏轻轻跺脚，嘴角噙着笑，眼里却蓄着旧年的雨；有
人低头猛啜一口烟，雾气模糊了神情，或许歌声正
替他舔着生活的毛边。这路头的舞台，唱的是别人
的词，熨帖的却是各自心底的褶。

马路牙子上的天还没黑透。吃过晚饭，七鳌寨
老伯伯老伯妈聚在一起歇凉，大黄狗静卧身边守
护。老伯烟管上，黄昏闪耀得明明灭灭，光线明暗
处理达到了极致。老伯妈蒲扇划出亮银轨迹，温婉
如玉，依稀可见当年蹁跹舞姿。他们说稀奇呢，有
种饼子名字里带着轰响，喊做粗粮铜锣饼。要是咬
一口，不是咬出一片铜叫呀。像斑鸠豆腐，又叫神
仙豆腐，这些个喊法，经得起较真吗？

鸡零狗碎里寻找闪闪发光的生活，喝茶或者阅
读能够做到。

看完火烧云后，喝茶也蛮合适。一些熟悉的老
味道，都不专业，态度一点不业余。焚香抚琴，品茶
闻香，有时难免有孤芳自赏的味道和寂寞，但此地
就不存在了，独乐乐已上升为众乐乐。

月下阅读，水到渠成。端坐在水大桥路灯下，
读麻辣夏夜写给你清凉的书札。这来自星空的别
样文字，有星光和读书人同窗共读。汉字组合开花
后带来的新风景，让阅读者眼里更有神了。

天空一片月，桌面一盏灯。明黄，浅黄，淡紫，
暗绿，矮矮的姿态很低，趴在桌子上却很亮。童车
摇摇摆摆学步，一脚，夜色跟着；一步，星星眨眼；一
路，一车风景。

一盏灯聚焦一个摊位，一把火成就一种风味。
卖金桔柠檬的姑娘，红桌子红椅子摆成梅花造型，
还打了把红伞。小巧摊位打扮得如待嫁女儿，带着
羞涩自信和向往。要是贴个大红囍字，那就是新婚
人家。香樟树挂树叶也挂五彩灯饰，倘倒挂个福
字，年味的加持便摸得着。桂花树，缀着黑而尖的
种子，也挂着写果茶、柠檬茶和冰粉的牌子。

每个地区特有的大众文化，不是咖啡奶茶，也
不是长把串烧，而是缓解紧张生活工作压力，交流
私人情感的一种共有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
的去处和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交流方式，乡场无疑
是其中一种。赶过集市的都晓得，乡场上的欢歌笑
语、喧闹熙攘与和睦厚道，无不是人间的一剂良药。

长路，适合仰望星空；短途，利于快乐当下。茅
坪这趟短途，周边水绿山青，河风袅袅，又极其热
闹。摆摊设点，轻轻叫卖，也不扰人。声光色织成
的巧手，无限深入拨动最柔软心弦，乃饭后休闲最
佳场所。

小摊子是生活味最浓郁的典型。这种简易建
筑，单人双手瞬间就能快速搭建完工，最是经济实
用又不麻烦，像侗族人收放自如的生活态度。桌子
摊子闪烁微光，总能够聚拢满座微笑。

落日摆摊。大家都是天选摆摊人，摊主或许像
作家或者医者，每个摊位故事里的起承转合，无不
治愈体疾和忧思。摊名和文案，无不争取做到了色
香味俱全。品味后预估下来，大约痞味一钱，励志
一钱，蛊惑力一钱，文艺范两钱，情绪价值三钱不
等。治愈力无疑有些效果，外延内涵清凉人心那是
肯定的。

上班哪有冰粉甜？红姐手搓冰粉，赛过冰镇的
舞阳河。摆的是摊子吗，摆的是自由。风是自由
的，你也是，出自小宇子烧烤酒摊。街头牛排，七彩
棒棒鸡，允许喝咖啡的人先富起来。香香不是芋
头，有啥卖啥，桂花树上悬挂方正小旗帜就是“风水
宝地”。舒姑娘烧烤，烧烤是主旋律。岂止烧烤，整
点生蚝。手打柠檬茶，暴打柠檬茶，柠檬茶最惨。

青春无限好，地摊小烧烤。“公路酒馆”打油诗：
今夜有酒有肉，快乐滴都不漏。人生何所求，卤菜
和啤酒。日落摆摊：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
漫。隔壁唱相见时难别亦难。微醺游击队：赚钱不
赚钱我不管，只要有别人喊我老板。

吃点喝点的西瓜汁摊年轻摊主直言：欢迎加入
年轻人的生活。摆个摊，水果茶，贩卖美好，主打散
文诗。抱个西瓜蛋回家，妈妈笑了，抄起棍子，骂滚
蛋。如读小小说。抽空摆个摊，有啥吃啥，摆的是
随性随心。重生之摆地摊，摊主在穿越玩玄幻的。

十七的茶摊，茶是水，水是财?多喝茶和气生
财，像是摊主人十七的喝茶新解。临河那个摊位后
边，拉起银幕放送投影，俨然乡愁效果杠杠的露天
电影。摊主歌声沙哑，男中音唱起《春天里》中气十
足舞阳刚魅力让人驻足。

糖水铺，hi好久不见，提拉米苏，来回推着卖很
美，摊主唱的是《歌声与微笑》。苞谷泡六元钱，一
袋甜蜜泡哨带回家。小姑娘喜欢发饰，那就再便宜
点，“地板价”可以了吧？说到便宜，本地黄桃，甜脆
李子任你装满一方便袋，才要十块钱。摊主说，这
水泡泡的东西，不值钱。如果去他家果园，随便吃
管饱，不要钱。孃孃木桶里苞谷叶的卖包谷粑一个
一块钱，还有一元西点，都是便宜的佐证。

圈套不一定是阴谋，比如套圈，但肯定是摊舞
阳谋。呱呱叫的小篮子会动，其实是装了个小活
鸭。水杯中，小鱼小虾吐泡泡。童年最爱小兽物，
当作宠物养，那是赏心乐事。那个乌龟实在太萌太
萌，姐姐瞄了又瞄，投不准。趁老板转身，弟弟偷偷
投出去的藤圈或者塑料圈，满世界地蹦蹦跳跳，哪
能精准狙击猎物。趁老板娘转身，弟弟悄然把圈取
回来。对此，老板只能头朝天闭上眼。弟弟抱着姐
姐右脚耍赖，硬要套上个才肯走。买了个缩头乌龟
或者奄奄小鱼拖走后，悬念迭出的套圈故事才划上
句号。

夜深人静时，宵夜刚刚开始。烧烤这摆摊队列
的主打和中坚力量也凸显出来了。聚缘蚝，毅哥烈
火牛肉，淄博烧烤舶来品。老夫子铁签烤肉横幅插
在栏杆上，三四十岁背心壮汉摊主，浓烟滚滚中，双
手翻飞，穿花蝴蝶般挥毫泼墨，涂抹人生，还有空听
唱《女儿情》。野摊烤肉的戴口罩，酒小二搭块毛
巾，火爆鱿鱼。

螺蛳壳里做道场。在烧烤师傅眼里，除了东南
西北风，没有哪样不可以上架烤烧烤，包括忧愁和
不愉快，包括坏天气坏运气，逐块逐块腌制，串在竹
签上，辣椒粉加上，酱油雨淋过，清油汁浇过，哪还
有半点怪脾气。猛火一阵，浓烟一阵，十八般武艺
施展后，新鲜出炉的除了香气，还有负面情绪热辣
辣地飞快退场。烧烤啤酒加嘎婆家炒粉端起来，冰
凉宁静的力量入喉，什么阴霾都会悄然治愈。一杯
不行，就再来一杯。

烧烤乘以啤酒，再乘以兴奋豪爽，等于消暑最
流行方式。举着扎啤吹牛皮，也许是自带夸张的广
告或者是浪漫主义的散文诗。天马行空，乱说一
气，没人会因为否牛逼或者符合逻辑而和你较真，
他们嘴唇牙齿不得空闲，正和冰镇啤酒较劲。杯中
乾坤淡黄，泛着气泡，像端着一汪水，浅浅涛声。清
爽荡漾的液体入喉后，夜色满足地打了个饱嗝。

灯光莹白，四野安静下来。总有一星灯火，扎
得郁闷的穴位冒热汗。总有一圈椅子空着，等熟悉
的脚步声敲击耳鼓。若安放上懒散的月亮椅，端着
现做的安静的冰淇淋，日子会慢下来，安坐其上。
椅子的放松，是波涛的松弛，也是心的放空。空杯
状态下，舌尖上烟火的故事才会缓缓流淌。

河柳低矮，已是岸上的“楼宇”，水大桥，拔地而
起，凌空飞渡。更高处是，夜幕低垂，星子仿佛踮着
脚尖都能摘下。而比星空更高的，是那些摊子和晃
动的人影。

港湾，驿站，这里都没有，唯不缺人间烟火的陪
伴，所以适合停留。蔷薇花期里，许多人像跑长途
的货车，累倦得花期都快谢尽了。按下暂停键观花
赏景干杯，喝着杯中摇晃的银色溶液，洗去满身沉
重和疲惫，很有必要。放下杯子，看桂花树叶在头
顶堆积香脆，感觉一片叶子落在后颈，带着月光浣
洗过的，脆生生的重量。或者等一场迟到的雨季，
蒙蒙细雨中，等那朵撑伞花的背影。

你有故事我有酒，又说借酒封喉，食物和酒给
了人新的情绪价值。大家都想做到卖的不是商品，
买的总是情怀这种理想意境。

夜风吹过树梢上的月亮，可以给自己的树叶留
下迟到的清凉。过去和现在的自己的影子在树上
树下呈现出来，它们慢慢地相逢，缓缓地融合起来。

天空的故事里，或许都有各自的云舒云展。数
着自己脚步声回看来时的风景，适宜做些摧毁重塑
的事情。雁鸣长空，依依目送北归雁字，冲洗掉厚
重的外壳和面具，落魄时看淡某些潦草人事，低谷
期告别那些郁闷黯然。这里什么都容得下，蒲扇轮
椅童车，骑行快跑漫步，鸡鸣犬吠，分分合合在这里
登台展演，也没能够拒绝。

桥梁是前途的延续，河流乃烟火继续。摆摊自
有传承人，勤工俭学卖老冰棒、矿泉水和自榨鲜茶
果汁的稚嫩面孔，不缺健康美丽温暖的微笑。后来
者像路边的小花，在河畔舞阳地头极力开放，那些
花瓣般的眼睛发光发热，让人震颤。

原来大桥不止连接两岸坦途，更在夜晚搭载起
了通往烟火生活的小径，最后通达人心。

最后一盏灯熄灭，桥上的故事仍在碧波中慢慢
流淌着，直达人心深处。

翌日，晨风拂过河滩，昨夜的喧嚣光影、汗味与
香气，连同鼎沸的人声，仿佛都被舞阳河浪潮卷走，
了无痕迹。唯有那桥，那河，那风景，依旧。或许，
烟火本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摊主们就是逐光而
居的候鸟，只把关于“活着”的热腾腾的印记，烙
在路过者的记忆里，随着奔腾的河流，流向更远
的人间。

风经过夕阳，携手暮色落到木杉河上。
深秋的傍晚，河畔多了些许寒凉，不似凉爽时节

熙来攘往，往来行人寥寥可数。何止是温度的变化，
岸边美丽的花儿、热闹的虫儿、潺潺的流水和茂密的
水草，都随着秋天的谢幕而悄然向冬靠近。河岸枯干
的枝条，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罗网，风一吹便摇摇晃晃，
兜不住向南飞的槐鸟，却能让冷风填满。

脚步随着起伏的步道缓缓前行，深秋那吹透毛孔
的冷风，把我带回了沿江步道。萦绕脑际的夏天和初
秋时节百花竞相开放的画面，徐徐浮现。那些栀子
花、木槿花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花又在我的脑海里重
新短暂地开了一次，有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小花，
错位的感受和怀念正如人们说的：“你记得它，它就会
一直在。”记忆的永恒在这一刻突然鲜明了起来。和
眼前所见的荒凉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刻，我突然想到了牵牛花，我想牵牛花应该也
不会再绽放了，毕竟这清冷深秋里，谁都会低头，把自
己藏得深深地，可就是在怅然若失的那一刻，一朵牵
牛花孤立在河岸边，像是被温暖的季节遗落。我和牵
牛花隔着一堵围栏，还隔着许许多多的杂草和小树，
牵牛花的藤蔓依旧葱翠挺拔，这朵孤独的花好像就是
在等我，拯救我内心的失意感，风声开始有些哽咽，不
知此刻的我是我还是那朵孤立的牵牛花，在这悠长的
木杉河上，唯有这一朵花，恰恰在我失意的时候开在
了我的眼前，给我和它自己找到了互相的依靠。

那朵牵牛花的藤条和叶子里会不会藏着小虫子
的房子呢？那些虫鸣声在深秋变得微弱了许多，肯定
是许许多多的蝗虫和蟋蟀找到了避风港，躲进他们避
寒的洞穴，那些洞穴在牵牛花的根底，很深很深，听不
到它们的声音，有的虫儿正在深秋的夜晚临时筑巢，
搞得大汗淋漓，所以没空聊天。还剩下的这几只正在
叽叫着的虫儿肯定是把河岸的树干挖了很多的洞洞
当作房子，那些枯黄的树叶被虫子拿来当棉被，它们
惬意地躺在被窝里歌唱，我希望这阵风能吹得再小一
点，不要惊扰这几只正在鸣叫的虫儿。

不过虫鸣声肯定会打扰到正在睡觉的吸血蝗，它
会从泥巴里爬出来，身体长长的，胖胖的。它们会沿
着河岸潮湿的地方爬来爬去，有的甚至不小心还会爬
到锦江河的地盘，然后在锦江河安了家，偶尔还是会
回到木杉河的泥巴里来找它们的好伙伴。

吸血蝗在半路上可能会遇到正在啃嫩芽的石蝇，
它们结伴回家，石蝇会把嫩草一点一点地堆到在岩石
缝里，隔壁的蚂蚁也在成群结队地搬运着过冬的粮
食，它们排成一条很长很长的线，在那一条线里有条
不紊地运输着那些散步的人们衣服掉下来的饭粒。

我希望这些小动物在木杉河里能热闹一点，等哪
天温暖的时候大家出来串串门，一起晒晒太阳，分享
自己的食物和聊聊天，当然，我也会常来河岸上走走，
我的朋友也会常常在河岸上跑步，我们都是木杉河的
邻居。

生活在木杉河多年，我对这片风景有着很深厚的
情谊，很多个清晨我都会掀开窗帘看一看这片土地，
很多个夜晚，我也会往河岸瞧上一眼，有时候天上的
云会坐到树梢，云和月倒映在河里，深秋是另外一番
萧瑟的柔美。

木杉河稀疏的何止是那些虫鸣，还有那潺潺的流
水和河里的水草。无论季节如何变化，无论刮风还是
下雨，这支河流都在生生不息地流淌着，带着河里的
杂草向锦江河流去，一直流淌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地
方，木杉河的河水会翻过一座座不知名的山野，会绕
很多很多的弯路，会遇到很多的泥沙和石头，也会看
到不同的景象，它们从白天到黑夜，从今年的秋天流
到明年的夏天……但木杉河的河水什么时候才会流
回来呢？

也有很多被风扫落下来的杉树叶流到木杉河里，
河水把杉叶浸湿，慢慢变得沉重，然后沉到河底，变成
鱼虾的游乐场。还有很多杉叶落在河边的杂草上，落
在砖红色和浅蓝色的橡胶跑道上，落在布满褶皱的水
泥地里，杉叶落满了整条木杉河，杉树叶堆在一起，经
历冷雨的酝酿，被冷风吹向旷野，发出一阵阵酸涩的
草木味，让人一闻就知道是深秋。我拾起几片刚刚被
吹落的叶子，把它们放到朋友送的许久未翻开的标本
里去，我想保存关于木杉河深秋的记忆，也企图留住
木杉河的这个秋天。

暮色越来越浓，冷风轻轻摇晃，薄雾缓缓起舞，长
长的木杉河披上了一件白纱，深秋画卷随风铺开，洒
落一路的杉树叶铺成长长的砖黄的地毯，迎接下一场
岁暮天寒。还未熟睡的虫儿在懒懒地探着头和我一
起在低低的云层里寻找月亮，我们都害怕黑暗，总想
携一缕光芒，驱散内心的惆怅。牵牛花那蜿蜒的蔓藤
会在某个熟睡的夜开出千千万万朵纯白色的花……

此时，每一帧宁静的画面，都泛着微黄的光，深秋
这张罗网，兜住的不仅是细雨风吟，还有那金黄色的
梦。暮色不再苍苍，每一只动物，每一片落叶包括水
泥地的每一瓣褶皱，都有属于自己的主场。低沉的云
朵开始塌陷，化作弥散的雾花盛开在木杉河岸。

风吻过月亮，回到我的身旁……

秋天落在
木杉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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